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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湖南岸有一靜肅小院。小院周圍，綠樹紅
花，參差披拂，如詩如畫。
踏着一條青石板路緩步來到小院正門，舉目望

時，只見門框上方高懸一匾額，上書「辛稼軒紀念
祠」。原來，這一片就是大明湖公園新八景之一的
「稼軒悠韻」。
幾年前，這裡曾是一片民居。大明湖擴建時，原

先的李鴻章紀念祠被改造為稼軒祠。辛棄疾和李清
照都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詞人，並稱為「二
安」。巧的是，他們都是濟南人。一方山水養一方
人，濟南人對「二安」熱愛有加，他們在趵突泉公

園建立了李清照紀念祠，又在大明湖景區改建了稼軒祠。
酷愛辛詞的我早就熟知辛棄疾是戰場上驍勇善戰的大英雄。22歲時，他就
拉起了義軍隊伍，躍馬橫刀，勇闖敵營，活捉叛將。這時，耳畔似乎響起了
噠噠的馬蹄聲。這馬蹄聲是從辛詞裡跑來的吧？抑或是從古代寶劍的寒光裡
迸射而來？受了這朦朧的誘惑，我便掏錢買了門票，匆匆走進了這古典素雅
的三進院落。
一進院裡，墨香陣陣的東西廂房首先吸引了我。牆壁上掛着的都是一些與
辛詞有關的名人字畫。辛詞的名頭大，有些警句早已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
加之，他的詞風粗獷豪放，具有濃濃的愛國情操。後世之人，皆喜歡臨摹他
的名詞佳句來陶冶情操。展櫃裡陳列的是各種版本的辛詞以及研究成果。這
些著作或新或舊、或橫或豎、或開或合，都靜靜流淌着珍貴的歷史訊息，令
詩詞愛好者見之欣喜。我拿起手機拍了幾張照片，既然帶不走這些古籍，帶
走某些文字的片段，回去賞讀一番，也會別有情趣。
第二進院落的過廳裡，居中兀立一塊造型優美別致的太湖石。這是一道障
景。一覽無遺的風景總是令人覺得膚淺寬泛，推花扶柳，繞石穿山，才是增
添自然界懸念的不二法門。有名望人物的祠堂廟宇，伴有古木參天，好像是
法定俗成以直衝霄漢之姿態來代表偉人不屈的脊樑骨。果然，太湖石旁有一

棵古槐，綠葉幽幽，遮天蔽日。這一石一樹，一動一靜，
倒也充溢着和諧之道。
繞過太湖石，出現了祠堂的第三進院落，這就是主體建
築辛公的紀念堂。文能驚天，武能動地，這種卓越的才能
奠定了辛公在歷史上獨特的地位。抬腿邁進紀念堂的大
門，迎面就是一手握書，一手持劍的辛公銅塑雕像。辛公
的眼睛炯炯有神，直視前方，這凜凜風姿大概就是當年征
戰沙場時的真實寫照。
辛公的背後，懸掛一大型匾額。書寫龍飛鳳舞，氣勢磅
礡。我一時竟認不出內容。好在自己背誦過不少辛詞，根
據幾個容易辨識的字體，倒也順理成章連成了稼軒長短
句：「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
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
生。」這是辛詞中膾炙人口的《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
以寄》。作者寫壯詞以寄陳同甫，是因為他和陳同甫有着
同樣的遭遇，同病相憐，產生了感情上的共鳴。
在南宋王朝萎靡不振的大背景下，辛公落魄失意。他只

有在醉酒之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夢想騎上飛快的「的盧」馬，再次征
戰沙場，為祖國收復失地。然而，這一切都是空想罷了，報國無門，不能夠
替君王了卻天下事，也未能贏得君主的褒獎和同僚的讚譽。一身武功無處施
展，一生壯志未能凌雲，悲哀的辛公，可憐白髮生，垂垂成老翁。站在塑像
面前，我暗自嗟歎，也暗自慶幸。嗟歎辛公作為男兒，骨子裡的那種固有的
忠君愛民思想，卻不為所用，以致壯志難酬，鬱鬱而終。慶幸辛公在逆境中
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化悲痛為詩詞，為後世留下了無數輝煌壯麗的篇章。
走出正殿，轉彎抹角處，忽而看到一條通道。這是一處優雅的二層居所，
名為「集山樓」。悄悄登上木質的樓梯，樓上竟有幾位雅客在臨風北望。我
湊了過去，放眼一看，這集山樓真是個好所在，它和明湖水只有一丈之隔。
坐在樓窗邊的桌凳上，不但可以臨窗觀瞻近湖的嬌荷吐蕊，秀色無邊，也可
飽覽對岸的煙柳依依，染盡心田。湖內不遠處，又有一石橋曲裡拐彎，號稱
「九曲橋」。橋盡頭是一精緻的小亭子。小亭子飛簷翹角，古色古香，因為
附近的藕花而得名為「藕亭」。記得不久前曾經去藕亭逗留過片刻，今日忽
然換個角度，人在高處，更覺此亭翼然，有凌雲欲飛之勢。
看罷明湖美景，原路返回。經過第二進院落的時候，才發現剛才急忙忙去

拜謁辛公，竟然沒注意到此處有個西跨院，內有一間大廳堂，名為「停雲
堂」。堂前兩棵石榴樹碩果纍纍，一派欣欣向榮。小院四周有花壇，壇內修
竹千桿，翠色凝碧。月季花開得正歡，各種色彩的花朵把小院裝點得美輪美
奐。堂內掛了一些名人書法，皆是金鈎銀畫、美不勝收的辛詞精品。我肅立
沉浸在辛詞的恢宏意境裡，和辛公的思想碰撞，進而交織，讓蒙塵的心靈進
行一次徹底的盪滌。
來祠堂參觀的人不多，來來往往，屈指可數。但是看得出，辛公的詩詞深
入人心，他的人格魅力更是令後人拜服不已。能夠在這文化的景觀裡拜謁一
下辛公，感受辛公的大美風範，體味詩詞的雄渾力量，總算是不虛此行。離
開祠堂時，恰是夕陽西下。回望「稼軒悠韻」，祠堂周圍此時蒙上了一層縹
緲的雲紗。那是歷史的塵煙嗎？真希望有一匹悍馬，自遙遠的古代穿越到這
人間盛境，背上馱載着持劍的辛公，馬蹄聲聲，由遠而近，響徹寰宇。

話說1872年9月5日《申報》有文記述「香港醮會」的盛況，乃
轉載自《華字日報》，當中所述的是「鬼節」，源於道教「中元地
官誕」，其後佛教稱之為「盂蘭盆會」，此節亦由農曆七月十五日
改為七月十四日——據《歸善縣志》（1783年）卷十五《風俗》所
載，那是客家人為了逃避元兵：「舊俗惠民多居南雄，因元兵將
至，於十四日預薦祖，次日避兵。故今猶以是日為中元節，家備酒
餚，薦楮衣，祀先祖。」楮衣也者，即紙紮的衣裳。
香港歷史博物館藏有一部十九世紀末的書簡，當中有一篇《香港

四環七月盂蘭醮會邀友玩賞信式》，乃「四環盂蘭公所」（成立於
1857年）廣邀各地商號參加盂蘭醮會的書信——由此可見，港島在
十九世紀中葉就有客家人、潮州人舉辦盂蘭醮會了，及至1894年5
月至10月香港爆發鼠疫，民間由是舉辦盂蘭盆會以救度亡魂。
早前與詩友馬若、飲江閒逛中上環，途經因市區發展而瀕臨消失

的「卅間街坊盂蘭會」，因而想起每逢農曆七月，居民都舉辦盂蘭
法會，一為神功，二為街坊；「卅間」之名，源於戰前此地為貧民
區，有三十間寮屋；至二戰時，中央書院為日軍所佔，引致死者無
數，民間乃有度亡法事——盂蘭法會所超度的，許是香港的童年時
代。
港島的盂蘭法會已有逾百年歷史，半個世紀以來，中上環的變遷

太大了，寮屋早已不復存在，而「卅間街坊盂蘭會」會址亦瀕臨淘
汰，當中真是有說不盡的滄桑；在「卅間」以外，還有香港仔的
「十五間」——此一名稱源於從前的香島道之東有十五間民房；此
地有紅燈橋，據聞既有燈柱，亦有紅燈，由是漁民從海面歸航，老
遠就看到紅燈了，而香港仔亦曾是現實世界的「紅燈區」。
那倒教人想起舒巷城於1952年所寫的短篇小說，名為《香港仔
的月亮》，講述兩個水上女子——丈夫出海打魚的中年女子阿木
嫂，父親上岸打工的十三歲小姑娘月好，她們是一艘「艇仔」的
「拍手」（夥計），「向岸上人爭搶生意」：「先生，『遊河』還
是過鴨舌洲呀？」月好的爸說，她生於「八月十五」（中秋節），
所以小說啟首就說：「『八月十五』晚上那個又大又圓的月亮，要
等明年才會再來。阿木嫂剛才說：一年就只有那麼一次……」
香港仔海面像一面很大很大的捕魚網，網着阿木嫂，網着阿月

好，網着水上人沉重的心；皆因香港仔曾是「紅燈區」，「賣笑」
的群娣曾唱淒涼的「鹹水歌」：「南風去，北風翻，問哥出路幾時
還？快者離嬌三兩晚，遲者離嬌半個月間。哥呀，你出到埠頭錢財
唔好盡散；錢財盡散實覺艱難……」「八月十五」快到了，月好的
爸爸據說因為「偷月餅」而被抓進差館（警局）了；此歌所說唱
的，約略就是香港的童年時代。

王昌齡最有名的是他的《出塞》詩：「秦
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
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前幾天，《孫
子兵法》講得很好的馬駿教授在《百家講
壇》提出了異議，他說：「如果和龍城挨上
邊的，還真不是李廣，是衛青。」這就令人
感興趣了。按照他的說法，是衛青打到了陰
山外的漠北單于龍城，但衛青還打過一個長
城下的龍城。關鍵是《史記》說匈奴：「歲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
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
蹛林，課校人畜計。」《後漢書》只有龍
城、龍庭，和「匈奴俗，歲有三龍祀，常以
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漢書》
籠城、龍城互用，班固的《封燕然山銘》也
是：「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顏
師古的註釋是：「籠讀與龍同。」問題是，
如果是通假字，司馬遷何必費心費力在筆畫
已經很多的龍字上再多加幾筆？他也並沒有
理解司馬遷寫的蘢城並不等於單于庭，「單
于庭直代、雲中。」單于庭相對位於代郡、
雲中郡之間，與衛青攻打的東邊上谷附近的
龍城，相距有幾百里之遙。清人胡林翼說，

衛青所至之龍城「在今察哈爾左翼旗界，非
慕容氏之龍城也」。但慕容氏前燕的龍城是
城池，匈奴人居無定所，住的是帳篷。所謂
「天如穹廬」，穹廬圍起來聚集的生活區，
可能就是被司馬遷稱為「蘢城」了。
漢朝這次真正大規模征討匈奴，是「漢

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這時，匈奴早
已經「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而王庭列置於
幕南」。之前，他們一直在長城內外活動。
漢軍的目標是打長城關口下的互市處，龍城
應該不會離長城太遠。從地圖上來看，他們
出發是從西往東同時出擊，依次是雲中公孫
賀、雁門李廣、代郡公孫敖、最東面是出上
谷的衛青。其中西面三路李廣居中面對匈奴
單于庭，比較吃重，結果也只有衛青「至龍
城，得胡首虜七百人」。一萬人也不過殺敵
七百，而且是生活區，其中還有很多非戰鬥
人員。苦戰倖免逃回的李廣，和傷亡七千人
的公孫敖都下獄後贖為庶人。後世對於這個
龍城在何處有各種說法，如今蒙古鄂爾渾河
西側和遼寧朝陽顯然太遠，唐朝盧龍的猜測
也大有可疑處。
從漢文帝開始到漢景帝、漢武帝，李廣歷三

朝，四十多年間遍任邊地七郡太守，有效遏阻
了匈奴的入侵。其中就包括衛青攻打過龍城的
上谷一帶。「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
之，數歲不入界。」而他任太守的雲中、右北
平、上谷這些地方又正好面對陰山，所以王昌
齡說「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是一點也沒錯的。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率
軍擊匈奴，六十多歲的李廣仍然鬥志不減，在
他自動的一再請求下，才得到允許出征。有趣
的是，即嫌他年老，還讓他當前將軍！等到有
了單于所在地的情報，又要照顧公孫敖取戰
功，將李廣改為右將軍，不讓他打頭陣了。結
果衛青與單于戰，也沒有將他消滅，還讓單于
逃跑了。最後李廣對麾下說自己：「結髮與匈
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
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不天
哉！」他自殺了！
有人說：「英雄是已經死在戰場上的

人，不是回來領獎章的人。」此話不免有點
過，但與那些戰功卓著，功成名就的英雄相
比，李廣這樣即便受盡委屈，仍然義無反
顧，拚死衝向敵陣的愛國英雄，最起碼是會
得到同等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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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與龍城的有趣關係
■龔敏迪

童年和青少年時年年夏天喝的青蒿茶，一直在我的記憶中時不時躥出
來，讓我回味良久。
青蒿是江南大地處處生長着的一種野草，曾在李白詩中接觸過它，謂

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蓬蒿人」就是像野草一
樣默默無聞之人，與歌曲唱的「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相彷彿，魯
迅也有名句：「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千家萬戶都灰頭
土臉被掩沒在野草中，多麼悲涼。蓬蒿也罷，蒿萊也罷，在文豪的筆下
都是最卑微的野草，然而就是這種再普通不過的野草，曾經橫掃過多少
名茶名飲料，傲然領銜着我故鄉蘇州家家戶戶的夏季茶杯。
早先雖然西醫西藥已然大舉進軍江南，但中醫中藥依然佔據着像蘇州

這樣江南名城的大半壁江山。我記得那時蘇州到處都是藥材店，與當下
遍佈的銀行有得一拚。我老家附近也有五六爿，鄰居就開着一家「老葉
生堂」，都是很有規模的，前店後作坊的格局，寬敞古樸的店堂，溫文
爾雅的夥計，給人以厚重感和親切感。我謂一爿藥材店就是一所醫院，
一個藥材店夥計抵得一個郎中，其大桿秤進，小戥子出，雖然有些暴
利，但那一道道製作工序也是非常繁瑣的，賺的是辛苦錢。若論懸壺濟
世，治病救人，那更是功德無量。所以家家戶戶都離不開藥材店，譬如
夏天要給孩子搽松花落葉散爽身驅痱，冬季要來碗午時茶發汗退燒，產
婦要來點益母膏去瘀滋陰，崴了腳要弄點梔子粉……都得跑去藥材店。
那時藥材店的生意很好，大小生意都做，譬如夏天為千家萬戶準備的青
蒿茶，就是利潤薄之又薄的小生意。
每逢夏季來臨，我都是去藥材店購青蒿的常客，都是一大捆一買，枝

枝杈杈的，還結着密密麻麻的青蒿子，稱稱分量，幾斤貨色只要一角幾
分錢，可泡上半個月，吃遍吃暢全家每個人。那一捆青蒿買回家後，須
一小紮一小紮分開紮妥，至少可紮十幾紮，用水沖洗過後晾乾，每天泡
上一小紮，用的陶瓷缸，舀茶用勺子，聞着就清香撲鼻，細品或牛飲皆

可。喝完續水，再喝完再續水，喝到夜裡依然有一股清香，極是解渴爽
心。老祖母說，喝了青蒿茶可以趕走身體裡的暑熱，可以平復身上的痱
子和頭頂上的熱癤頭。也真如老祖母所言，喝青蒿茶的日子裡，孩子們
大多都能平平安安度過燥熱的夏季。看來青蒿的藥用價值在民間早就得
到了驗證，也廣為尋常百姓認可，難怪醫藥界早就關注起了這種草藥，
最終在屠呦呦及其團隊數十年的努力下，成功提取了大名鼎鼎的青蒿
素。很能說明問題的是，青蒿素主治的瘧疾就是夏秋季節人們因蚊叮蟲
咬招致的惡疾。
不知什麼時候起，青蒿茶在姑蘇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和茶杯，製售青蒿

茶的藥材店變得寥寥無幾。人們的要求愈來愈高，都要喝名茶和高檔飲
料，藥材店也再不肯做這種小生意了。我曾喝過包裝精美、身價扶搖直
上的盒裝青蒿茶，再無當年略帶一絲清苦，卻直透肺腑的原泡青蒿茶
味。

豆 棚 閒 話

姑蘇滿城青蒿香
■吳翼民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

浮 城 誌

少年乘坐先進的鐵路系統，愈走愈遠。列車離開繁榮都會，行駛片刻，最後還是去到另
一擁擠不堪的城市。少年決定在此站下車，遊覽這裡的風貌。車廂停下，車門甫開，人們
已衝入列車，在碰撞之中，少年幾經辛苦才能跨過車與站的隙縫，安然腳踏簡潔亮麗的月
台。此時，廣播響起，呼籲人們先讓車內乘客下車。
少年步出車站，正式呼吸此地的氣息，感受當下的溫度。他逐漸融入人群中，步伐也不
自覺地加快，讓景物在兩旁急速地流逝。然而，流走的僅是近似的建築物，他全然不覺可
惜。這時候，他瞥見一座商場，外觀設計極端吸引，於是打算入內探個究竟。待少年拉開
商場的玻璃大門之際，數人隨即敏捷地搶先從門隙入內，還握住把手的少年須之後才能進
入。少年瞎逛了一會，感到商場毫無特色，店舖亦欠趣味。少年推開玻璃大門離開，同樣
有一個身影不知從何處跳出來搶先出外，絕塵而去。
少年昂首闊步，穿梭大街小巷。忽然，他略覺口渴，因此遊目四顧，終於發現附近有一
間便利店。他立即入內並站在一排冰櫃前，掃視琳琅滿目的飲料，細心挑選。當有了決
定，打開冰櫃門之時，一隻手遽然伸來，在少年眼前從架上拿走一罐汽水，迅速轉身前去
付款。
少年喝罷從便利店買來的一瓶礦泉水之後，繼續閒逛。他察覺，每逢開門，總有人一聲
不響爭先使用，他忘了曾替多少此地的居民開門。後來，他欲上較高位置俯瞰這個城市，
恰好眼前出現一座觀光大樓。預料之內，少年甫拉開門，已有人搶前通過。搭乘升降機，
停在不同層數，乘客進進出出的時候，亦沒人願意提手按下開門及關門鍵。少年來到頂
樓，瞧見餘暉橫照，才察覺已在此地待了半天。他臨窗眺望城市的美景，確是賞心悅目，
可是，腦海接連浮現開門時被人無禮搶先的影像，略感掃興。
少年仰望滿天晚霞，慶幸能親手為自己打開眾多大門，遊歷一個接一個的地方，不停前
行，沒假手於人。最後，少年默然走出觀光大樓，縱然夜幕已垂下，他仍決定乘車離開這
個城市。雖則前路冷暖未知，是崎嶇或是平坦，他還是滿懷期待繼續旅程。

開門
■星 池

■大明湖南岸的靜肅小院「稼軒祠」。 網絡圖片

■青蒿曾經
佔據着蘇州
家家戶戶的
夏季茶杯。
網絡圖片


